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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有八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别是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德昂族、阿昌族、

景颇族、基诺族、布朗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保护土地的方式：

日常管理、宗教性保护、村规民约。这些方式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更好的保护本民族的土地

，更有利于人们更好的利用土地，同时对于人地矛盾突出的民族解决人地矛盾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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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有独龙、德昂、基诺、怒、阿昌、普米、布朗和景颇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 40 多万。

其中 6 个民族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具有“多、边、低、弱、

穷”等特点。土地对于每个民族而言，既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大多数农民维持生存和积累的基础

。为了更好的维护本民族生存的基础，人口较少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保护土地

的方式：日常管理、宗教性保护、村规民约。在今天坚守耕地红线，建设美好家园的大背景下，对云

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的方式进行梳理，对人地矛盾突出的民族解决人地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1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土地的日常管理

1.1 刀耕火种农业耕作过程中的日常管理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普米族对土

地的日常管理主要体现在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以玉米的种植过程为例。玉米种植主要包括整地、播种

施肥、中耕培土三个阶段。整地阶段主要是在播种玉米前的二月到三月犁地，把土块和土垡整碎。

播种施肥则是以 1.5~2 尺的距离呈三角型或不规则型打塘，每塘播种 3~5 粒，每 667m2 用种 2.5~3kg

，播种后用有机肥盖种，再用细土盖塘。

等到中耕培土时玉米已经长出 3〜4 片叶，这时进行第一次薄锄，以除草和松土为目的，到玉米抽

穗时，结合中耕薅锄，进行一次培土，防止倒伏。最后玉米成熟后背回家。



基诺族对土地的日常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刀耕火种农业的生产安排中。据在巴亚寨的调査，一年 12

个月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安排是：

一月：备耕，在一年一茬的新辟山地砍树、修枝、把小枝烧掉。在复种的轮作轮歇地上平整土地

。

二月：开辟作为刀耕火种基本要求的拦火道。拦火道宽约 10 余 m，足以阻止放火烧地时殃及其他

山林，这是一项要去极为严格的生产项目。开始在开好拦火道的地段内烧地、捡地、种旱苞谷。

三月：在新地上继续开辟、清理拦火道；烧地、捡地、平整土地——看守山地和储粮用的简易小

屋。在旧地上继续整地。播种棉花、花生、玉米、小米、芝麻、姜、芋头和瓜等。

四月：在新地上大面积播种陆稻，这是刀耕火种山地农业的关键时节。在旧地上播种陆稻、点种

黄豆，在棉花地中套种高粱、苡仁和豆类。

五月：新地播种结束，在开始出苗的陆稻地上打栅栏，在旧地上播种陆稻，打栅栏；在棉花、玉

米、豆地除草，为棉花、苞谷间苗，接着在陆稻地出彩，除草一般要三次，一直除到八月初。

六月：除草。为棉花打尖。

七月：在来年耕种的新地上砍树。继续除草并修补栅栏。

八月：继续在来年刀耕火种地上砍树，辟隔火道。在陆稻地除草。

九月：收旱稻、早玉米，开始收棉花，同时进行花生、黄豆、芝麻等的护秋管理。

十月：陆稻大面积成熟，收割、脱粒。在收早、中、晚稻时都要穗选良种。此时也是玉米、黄豆

、棉花、花生、高粱、芝麻、苏子、小米和瓜类的收获季节。早熟的瓜豆类即随熟随收了。

十一月：收割、脱粒、各种农产品除部分背回寨内仓库外，多数就地储放在地里的小仓库，待以

后需要时取用。播种秋季荞子和冬苞谷，并撒种青菜、苦菜、小白菜等冬春季蔬菜。

十二月：备耕，在新地砍掉小树枝，然后堆起烧掉。为棉花地备耕。挖出棉、稻、豆类作物的根

并堆起烧掉。平整土地。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是农闲季节。

从以上的农事安排可以看出，基诺族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更加的精细，投人了更多的时间和劳动

，分工更细致。



景颇族属于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耕方式。景颇族对于土地的日

常管理在刀耕火种旱地农业的种植过程中。刀耕火种阶段的“旱地农业”主要种植旱谷、小米、玉米

等杂粮，使用简陋的铁质小农具，以及大量竹、木制的农具，采取“砍倒烧光"的方法，在一片杂草、

荆棘、树木丛生的荒地上用长刀砍倒地表植物，待曝晒干后，放火烧成灰烬，充作肥料，用木棒挖穴

点种，既不翻土、施肥，也不灌溉，任其自然生长，这种旱地，一般只能种一两年就得抛荒。十余年

后待杂草、荆棘、小树重新长出来，才能再次“砍倒烧光”，人们称之为“刀耕火种”农业。

德昂族对土地的日常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固定耕地和轮歇地的耕作过程中。德昂族多居住山区或半

山区，水稻耕种不多，大多数是耕种旱地。旱地分为固定耕地和轮歇耕地两种，这些旱地主要是采用

犁耕进行生产。

固定耕地：多在缓坡或者河谷较平的地方，宜种植玉米，但仍要轮换种植，即头年种玉米，次年

即种植豆类，以增加肥力。这种固定耕地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10%左右。

轮歇地的耕作，是于每年农历八月芟除杂草，犁一遍；到腊月则把灌木树砍倒、晒干，次年三月

，就把树枝杂草放火烧掉，充作灰肥，再犁一遍，即可播种。谷苗长成后，薅二至三遍，就任其自长

。谷穗成熟后割倒，堆放于田地，吃一点取一点。这是德昂族人的比较先进的耕作。通过上述的描述

，轮歇耕地的工序要比固定耕地的繁杂，同时投人的时间好劳动也较多，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更加的

精细。

怒族在峡谷中的农耕方式，是在游耕和半游耕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在游耕和半游耕时期，人们主

要的耕作方式是砍树烧山，用木棍扒扒整整，撒上种子，不用管理，只等收获。因此怒族对于土地的

日常管理简单、粗放。

1.2 管理机构对土地的日常管理

布朗族日常管理土地主要通过村社头人、家族长老、代表神意志的佛爷和宗教头人。村社头人负

责本村社刀耕火种地的划片和选择耕种土地和分地，家族长老负责家族土地内部的分配和砍、烧、种

，并同时伴有代表神灵意志的佛爷及宗教头人在每一过程中对神灵的祈求与祷告。因此土地的耕种面

积得到很好的控制，有利于刀耕火种农业的植被得到充足的恢复期，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阿昌族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主要通过土司对本村的支配权利，耕种者要向土司交“官租”，买卖

、典当、抵押、或转赠，都不能遗失“官租”。旱地变为私有也是要得土司属官的同意，坐着地基的

要交“地基银子”，平时一般百姓认为地方是“土司管辖，是土司的地方”。由此可见，阿昌族对于

土地的管理主要通过土司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利，索要官租的形式支配着土地，同时也限制人们随意买

卖土地。

1.3 生产经验中的日常管理



独龙族对土地的日常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刀耕火种农业的生产经验中。独龙族长期的生产经验告诉

我们，砍伐原始森林要在树叶未落之前，而砍伐普通的树木和竹子，最好是树叶初肥的时候，因为叶

子晒干后，烧时能起助燃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林地，焚烧的时间也不一致。“目林木”类型的林地，要在冬季里烧，才能将巨大的

树干烧成灰烬，“样伯”与“样沙”的林地，也需要晴天，但为了保护树根不被烧死，不需要过分强

烈的阳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独龙族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与当时的生产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生产

水平低，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就比较粗放，反之，亦然。

综观以上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于土地的日常管理可以发现，不同民族对于土地的管理程度不同，

德昂族、景颇族、怒族管理土地的方式简单，粗放，对于土地投入的时间和劳动力很少；而普米族和

基诺族对于土地的管理则比较精细，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投人了更多的时间和劳动力在

自己的土地上。同时还能够发现在长期的生产经验中形成的管理角度也各有差异，独龙族是从生产经

验的角度对土地进行日常管理，其中也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土地在管理中也具有差异性；布朗族和阿昌

族则是从土地管理机构的角度来对土地进行适度的管理，布朗族的日常管理中主要突出了人的作用以

及代表神意志的佛爷，而阿昌族则主要强调了土司这种机构在管理土地中的作用，包括上交官租和土

地买卖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阿昌族在管理土地中更加的成熟，更加接近于现在管理土地的方式，以维

持生态平衡，保证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的目的。

2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土地的宗教性保护

宗教性保护也是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的方式之一。这种保护方式产生在农民生产力水平低

下，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对土地以及大自然充满敬畏的前提下产生。

2.1 祭祀山神中的宗教性保护

普米族有祭祀树神的习俗。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村寨成员集体祭祀树神，选一棵大麻栗树或

者是松树作为神树进行祭祀；另一种情况是各家各户选一棵松树或者大麻栗树作为自家的神树祭拜，

多在七月或者腊月的某一天举行祭祀，寓意自己能像松树一样挺拔常青。这些“神树”都受到保护，

不准砍伐。这种规定保护了树木的完整，同时也保护了土地的完整。

怒族有祭祀山神的习俗。一些开垦荒地，挖沟修渠，或者凿石放炮，砍树伐木等活动，都要事先

祭山神。这种活动通常以村或者各家为单位到劳动地点举行。这种习俗直接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使人

们对于大自然的索取怀有一定的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间接的保护了土地的完整性。

基诺族对土地的宗教性保护体现在祭祀山神，选在二月或八月属蛇或属龙的日子祭山神。首先每

个村寨选一棵大松树作为山神树，有的村寨建有山神庙，庙内供着佛像。有山神庙的到庙内祭祀，没

有山神庙的到山神树祭祀。全村的人对山神都要特别尊重，山神树众人要保护，在山神树周围（约一



架地的范围）的树木，都不许砍伐，砍了要犯法。这种对山神树崇拜禁止砍伐树木的行为不仅保护了

树木的完整，同时也有利于土地的完整。

阿昌族有祭祀古树的习俗，每个村寨都会选择皂角树、大青树作为自己的神树，也有的是黄桑、

红木、香果、麻栗和杞木。这些古树四季常青，长得又高又圆，多位于寨子的旁边，其前常立有一石

块作为标记。有的村寨还在树神下建有社庙，供奉祖先、山神、土地神、土主和腊訇等。崇拜大树就

有利于保护树木，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土地。

2.2 占卜选地中的宗教性保护

位于西双版纳、澜沧的布朗族有卜卦后砍种的习俗。他们将全寨的土地分成若干大片，每年经卜

卦祈祷后砍种其中一片或一块，砍种时要预留很多活的树桩、树根，以便让土地自然恢复。这种卜卦

后砍种土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地，限制了土地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属于宗教性保护土地的

方式。

户育景颇族在选地时先要占卜问吉凶，选地时先用刀将树皮砍下一片，放在树的枝干间，夜间不

做梦则认为吉利，如果做梦，便要根据做梦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吉凶。但选地禁止砍山神“吉简”

生活的地方。

村寨的人口或出口处有官庙、神林。官府附近的神林，不许任何人砍伐，同时在这些地方严禁鸣

枪、玩弹弓、大小便。

2.3 禁忌中的宗教性保护

独龙族的习惯法中有关于开垦荒地的禁忌，其中规定：“(1)巫师说有鬼的地方，众人不得开垦荒

地，否则会触犯鬼，会死人，庄稼会长不好。独龙语称此种地为“难朗地”。”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

独龙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于开垦荒地的诸多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

德昂族的村寨里禁止砍大青树，认为砍了会带来灾难。“在勐丹就曾听说两件事，一是四家寨一

村民砍了两棵大青树，没几天就病死了，老人们认为这是砍了大青树的缘故；另外还有一个村民去砍

南虎寨门口的两棵大青树，不知为何就给摔死了，老人们也坚信这是神的惩罚，年轻人对这两件事表

示怀疑，但也表示“说不清楚”。这种事情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禁止砍伐树木的禁忌能够很好的保

护树木，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土地，使土地免遭破坏。

以上所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宗教性保护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祭祀山神或者树神，通过占卜选地的

方式，通过村寨中的禁忌。普米族、怒族、基诺族和阿昌族都有通过祭祀山神来保护土地完整性的习

俗，其中普米族和怒族有两种祭祀的方式，一种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集体祭祀，一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祭祀，而基诺族和阿昌族大多数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集体祭祀方式；布朗族和景颇族都是通过占卜的方

式进行选地种植，其差异性在于景颇族占卜后问凶吉，如果吉利，则选地，否则就放弃土地；独龙族

和德昂族虽然都是以禁忌的方式来保护树木，但是独龙族是以巫师说有鬼的地方禁止开荒而德昂族是

通过民间故事砍伐大青树会使人病死的角度来保护土地，两种方式都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是生产

力水平低下，人与自然无法对抗情况下的一种敬畏方式。同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这种方式却

保护了土地，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

3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就是村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

3.1 禁止伐树的村规民约

普米族的村规民约中规定：（1)罐罐山是祭放骨灰之地，山上的树木禁伐。如砍 1 棵罚栽 5 棵树

，另罚 1 坛苏里玛酒、5kg 白酒、2.5kg 青稞糌粑面、丨筒茶叶、1.5kg 酥油、1 只白绵羊、1 只白公鸡

，用以祭罐罐山；（2)如系自己家烧香用的树，被砍 1 棵罚栽 3 棵，另罚 8 坛苏里玛酒、1.5kg 白酒、

lkg 酥油、1L 荞泡花、1 筒茶叶子、1 只公鸡，用以请韩规念经祈祷；（3)坟山系全村共用的火葬场，

除死了人可砍树外，平时禁砍。偷砍伐 1 棵罚栽 10 棵，并向全村人宰牲敬酒赔罪；（4)祭龙潭关系到

是否风调雨顺，是否能免除雹灾等。偷砍水龙潭处 1 棵树罚栽 10 棵，另罚 1.5kg 羊奶、1 坛黄酒、2.5kg

白酒、lkg 酥油、1 筒茶叶、1L 荞苞花、2 条鸡毛巾，用以请韩规念经祈祷。上述规定中提到在罐罐山

、坟山、水龙潭附近的树木都禁止砍伐，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地的完整性。

根据基诺族的传统，水源林和道路两旁的森林严禁砍伐，违者要受到习惯法的处罚，即使路旁的

树损失了一棵也定要寻根究底，直至将破坏者绳之以法。对于一个靠山吃山的民族来说，这种规定不

仅有利于保护森林，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

3.2 禁止丟荒、开荒的村规民约

怒族的风俗规约是遵循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而实施的，其中规定“对丢荒两年以上的良田好地，

村社有权强行收回转包他人经营管理。这就保证了土地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布朗族的习惯法中规定每一村社竜林、水源林就不能纳人刀耕火种地的范围；村社成员严禁擅自

开垦休闲地，对本村社较为丰裕的轮歇地的租借要得到村社头人的允许；烧地时要预先挖好 1~2 尺宽

的防火沟以防引发山火造成森林火灾；砍地时要注意留下足够数量的树桩以备来年抛荒后树木发枝成

林。这是布朗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自然观和生态观，这些习惯法的形

成与遵守，保证了刀耕火种农业的有序循环与持续进行，同时也有利于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3.3 开荒

祭鬼的村规民约独龙族的习惯法中有关于开垦荒地的禁忌，其中规定：“砍大块的火山地，砍前必须

祭鬼，否则认为庄稼长不好。具体做法是，带上一只鸡和一些粑粑，砍前将鸡和粑粑祭上，然后一个



人大声喊祭词。大意是：大伙开垦火山地，愿诸神保佑。喊毕，将东西吃掉，然后动刀、动斧砍地。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独龙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于开垦荒地的诸多限

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

3.4 严禁毀林开荒的村规民约

德昂族《勐丹村规民约》第 5 条规定：“对毁林开垦、乱砍乱伐的村社或社员，轻者进行批评教

育，并给予 100~1000 元的经济处罚，重者交林业部门执法机关处理。”同时在第 6 条规定：“对有意

破坏田地资源、森林资源的农户，视情节轻重，处于 100~1000 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送有关部门，按

土地法、森林法进行严肃处理。”可见，这种规定有利于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

景颇族 1999 年 6 月 14 日乡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原乡规民约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了新的《

乡规民约》，并公布于全乡。等嘎村的《乡规民约》直接作为本村的《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

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严禁毁林开荒地和进行刀耕火种。需要木材或开荒种地的要经村委会批准，违

者要追究责任，并视情节罚款 500 元到 1500 元。行政村和自然村有权对偷盗、滥砍伐木材和毁坏森林

人员进行制止和处罚，并暂扣押一切工具。”

3.5 严禁森林火灾的村规民约

阿昌族中的习惯法有针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其中规定“各寨都有明文寨规加以约束。如芒东下

寨的寨规里有：凡是烧山或开荒或其他原因造成山林火灾的，由其负责重新造林并要罚金 1000 元。”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保护山地的完整 3

综上所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的村规民约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禁止砍伐森林和烧山开荒，

这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保护土地的经验。德昂族和景颇族主要是通过严禁毁林开荒

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来限制人们的行为，其差异性在于德昂族不仅约束人们毁林开荒同时也对破坏

田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处罚；独龙族保护土地的方式通过禁忌来约束，在砍大块山地之前要

祭鬼，否则认为庄稼长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减少土地随意开荒的现象；怒族保

护土地的主要方式是禁止丟荒良田从禁止浪费的角度保护土地，而布朗族则主要是禁止随便开荒，而

且每一村的社竜林、水源林就不能纳入刀耕火种地的范围，这就在客观上达到了保护土地的目的；普

米族和基诺族保护土地的主要方式是禁止砍伐树木，只是普米族主要是约束一些特定场合的树木，比

如说火葬场和龙潭等等，而基诺族主要是水源林和道路两旁的树木禁止砍伐；阿昌族保护土地的村规

民约中主要是通过禁止火灾的出现来限制。

总之，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保护土地的方式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保护土地的方式

和内容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反映。日常管理、宗教性保护和村规

民约，从三种角度对土地进行保护，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保护好

我们依存的土地，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也有利于人们的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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